
登临何处自销忧
    亭台楼阁这一独具中国建筑特色的景物在文人笔下成为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
风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穿梭之感连同滔滔江水，引发了无数迁

客骚人的感叹。然而，登临时的情感，又常常与“忧”、“愁”两字联系在一

起，让人在读到这些作品时，心情不免变得沉重。“登临何处自销忧？”北宋

词人朱敦儒的一问，也代表了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文字让“销忧”变成了可能。“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
性，将何适而非快？”，即使政治上不得意，仍能随遇而安，不以贬谪为怀、

自得其乐。这种游于物之外的旷达、坦然的心境，恰如那阵“快哉风”般浩然

洒脱。《登快阁》中黄庭坚也将“青眼聊因美酒横”的苦闷无奈化作了“此心

吾与白鸥盟”的畅快自在。化忧为乐，便是“超然”。他们对于忧闷的态度让

人钦佩。

然而疑问并未消失。面对失意时能够释然，当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大多数

登临者仍然无法排解心中的苦闷，这真如苏辙所说的“不自得”那样不可取吗？

登临的目的与意义真的只有“销忧”吗？

    辛弃疾拍遍栏杆，仍因“无人会、登临意”而感伤不已，怀才不遇的无奈与
对朝廷的激愤，让他的性格变得尤为鲜明，让他独具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倘

若他像苏轼那样“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就将不再具有这样矛盾的心情。李白

正因“长安不见”之愁才会在登上凤凰台后触景生情，思接千载，将普通的景

物化成不朽的诗篇。柳永亦将无法化开的凝愁融入词作，为慢词的诞生创造了

可能。如果没有属于他人生的坎坷经历，宋词也将缺少一片风景。

    更有一些人，他们将难以排解的忧愁升华到了更高的高度。杜甫在叹“玉垒
浮云变古今”的同时想到的是“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范仲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

早已将个人的“忧”、“乐”置之度外，充满内心的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

让他们的登临更具意义。

    的确，登临后，有人销忧，有人未销忧，有人更添忧。但这又何妨？不同的
人本就应该有不同的态度，也正由于如此才铸造出属于他们各自独有的文化性

格，让他们的作品各显其价值和魅力。正如梁衡所说的那样：在逆境下你心里

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

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更完美的世界。满心忧愁时的登临，有

时是缓和剂，有时更可能是催化剂，使文人心中久久无法拭去的无奈和忧愁迸

发出来，催生出许许多多传诵千古的名篇佳句。虽非缓解，却是超越。

    登临何处自销忧？登临又何须销忧！


